
想换一个清爽的发型，于是去了那家理

发店，我已经连续五年光顾这家了。

之所以成为了这家店的常客，不是他们

的理发技术有多好，也不是店子的装修有

多豪华，更不是店员有多漂亮帅气，客观地

说，这家店在这些方面都不突出。吸引我的，

是店主夫妻的相处日常能给人带来满满的正

能量。

这是一家由夫妻二人经营的理发店。

临街门面，不到二十平方米，简单装修。男

主人负责理发烫发等技术活，女主人负责

洗头和做帮手。因为多年光顾，我们之间已

经很熟络了，说话聊天比较自然随意。这次，

我听到了一段温馨的对话。

在里间做饭的女主走过来跟男主说：

“我的脚好冷。”

男主人：“怎么了？”

女主人：“鞋不小心被打湿了。”

男主人：“你回家换吧。”

女主人：“等一下就要去接孩子了。”

男主人：“没事，我去接。”

女主人：“那店怎么办？”

男主人：“关一会。”

女主人：“那别，多赚点钱给孩子学特

长。”

男主人：“听话，回去换鞋。”

女主人：“算了。”

那天很清冷，带着一股寒气。女主人

说完转身进了里间——约三平米的小厨房。

男主人要我稍等一会儿，他悄悄地把暖空

调打开。我说你家女主人好节俭啊。他满

脸心疼地说：“是的，她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说话间，女主人出来，她感觉到了暖气，

嗔怪中带着惊喜地问：“你开空调了呀？”

“寒从脚上起，你别感冒了。”男主人说。

我开玩笑说：“你家帅哥好心疼你。”

女主娇羞一笑：“嗯，他一直都这样。”

男主人笑着说：“我没什么本事，没给

老婆孩子更好的生活，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

想为他们多做点什么。”女主人马上抢过话

说：“我们现在挺好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我好奇地问女主人：“你们会吵架吗？”

“他总是让着我，吵不起来，他让我的次数

越多，我就越体谅他，凡事有商有量。”女

主人说话里带着温柔。

男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话：“她跟着

我从早到晚地守在店里，还要辅导二个孩

子的作业，很辛苦。她还舍不得花钱，总

说要攒钱给孩子学习用，有个这样的好老

婆，更该让着她、想着她。”

剪发时间就在这样平凡而温馨的聊天

中度过，年轻夫妻彼此对话的声音、语气、

内容和氛围，都让人倍感轻松舒适，那种

柴米油盐中透着的温馨和关爱最是吸引人，

也最能给人以美感，我想这样的家庭不仅

能兴旺和美，还能给孩子最好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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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 19岁参加工作，是矿医院的一名普通的医护工作者，

因为心地善良、工作勤恳，是不少同龄男子心目中的追求对象。

面对众多追求者，她却选择了同矿的一名普通工人。

因为大姐夫为人忠厚、工作扎实努力、家庭责任感强，渐

渐地两口子的感情日益笃厚。2007年 5月21日，这本是一个平

常的日子，可对于我大姐与大姐夫来说，却是生命中的一次大

劫难。

那时，大姐夫在一家私营小厂打工，那一天本是他休班，

谁知有个同事家里有急事，要我大姐夫代替他上个班，热心肠

的大姐夫欣然答应。他打电话给大姐，说自己上完下午的班回

家吃晚饭，然后可以休息两天。大姐听了很高兴，还特意到街

上买了一只大母鸡炖好，等待大姐夫回来好好打牙祭。

可就在厂里快要下班准备交班的那一瞬间，炼铁炉爆炸，

爆炸发出的那股冲击力将正在五米多高的工作台上的大姐夫抛

出，然后又将他重重地甩到满地高达3000℃的炉渣上 ......

大姐刚接到消息，眼一黑就晕倒在地。等她赶到医院，医

生连连摇头说：烧伤面积多达百分之九十八，深三度烧伤达百

分之八十，几乎没有救活的希望。

厂里的领导和医生让我大姐放弃救治，允诺给予数额不菲

的赔偿。但大姐坚决要求救治，她说：“我不需要你们赔偿，

拜托医生一定要竭尽全力救救我的丈夫，他实在太年轻了，才

四十出头，我愿意倾家荡产，也要把人救下来。”已经哭成泪

人的她向医生跪下了。

医院马上组织会诊，商量治疗方案，并且连夜从长沙请专

家指导，从北京购买人造皮肤，准备第二天用来进行植皮......在

医院治疗了三年多，前前后后花了280多万，才救下大姐夫的命。

在大姐夫住院的那三年，大姐一年到头陪护在病房，面对丈夫

每天都笑容灿烂；每天为姐夫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大姐不曾

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为了给姐夫补充营养，不管多贵都买，

自己瘦得只有八十斤了却不管不顾，一门心思只想把丈夫从死神

手里拉回来。

因为皮肤烧伤程度太深的缘故，就算植的是人造皮肤，也

只是起一个保护作用，自己长出来的新皮肤全是瘢痕，皮肤的

呼吸功能、排汗功能受阻。夏天一到，大姐夫基本上只能待

在空调房，每天还必须到浴缸里泡半个小时澡。在泡完澡之后，

从浴缸出来就成了大问题。因为浴缸表面比较滑，姐夫的手指

因烧伤程度太深已经变形，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从浴缸里爬

出来，每次都是大姐将他抱起，拉出来。长久下来，大姐的双

股骨头拉松，慢慢因为供血不足，发展成为双股骨头坏死。

当时她只是觉得腿和腰部痛，没有意识到会慢慢发展到了

那么严重的地步。医生说，只能进行股骨头置换手术，并且两

个都要换。偏碰上疫情，但是这两根股骨头又非换不可。当

时医院规定只可以留一人陪护。正是暑假，我提出去陪，但行

动并不方便的大姐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如果只能去一个，一

定是我去，我住院期间，你姐姐对我付出了那么多，现在让我

也去照顾她！” 

两次手术，都是大姐夫一个人在医院照顾大姐。医院的营

养餐只有少许肉，大姐夫就一次多买几份，把肉全部夹到一起，

还把自己买的盒饭里的肉也凑进去，要大姐全部吃掉。大姐手

术回家康复期间，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在做。因为全身都是疤

痕，排汗非常困难，一热就全身奇痒无比的大姐夫，

一个人忙里忙外，把大姐照顾得舒舒服服，没有

一句怨言。大姐见人就夸大姐夫对她体贴入微......

每当参加婚礼，司仪都会询问新郎新娘“无

论贫穷富贵，无论健康疾病，你都愿意

与对方白头到老吗？”新郎新娘都会

不假思索地回答“愿意”。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这只是一种仪式的需要，大

姐与大姐夫的爱情，让我看到了“愿意”

两个字里面包含的责任和担当有多

重。

风雨夫妻

旧书信和新书架

理发店里的
爱情

今年 5 月是全国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湖
南各地通过不同形式传扬好家风。在娄底涟源，

“我的婚姻家庭故事”征文活动正在举行。本期，
我们从中摘选 3 篇文章，一起读他们的温馨家
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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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幼师的女儿爱上了一名外地农民工，妻想不通。

在几次的家庭商量会上，我与母亲、弟妹轮番向妻“进

攻”，都“败”下阵来。这时，我从衣柜中查找出那封

已经发黄的书信，轻轻地念给妻听。妻接过信一看笑

了：“同意！婚姻大事由女儿自己做主。”

这封旧书信的故事发生在 1990 年冬天，当时女朋

友的父亲正为我与他女儿恋爱的问题大伤脑筋。女朋友

中专毕业，身材苗条，相貌姣好。我们感情日深，但遭

到她父亲的极力反对，但女朋友忠于主见，不改初衷，

父女俩发生了很大的“磨擦”。

我用心写一封长长的书信，把对婚姻与感情的理解

倾注于笔端。她父亲反复看了几次，内心受到很大的触

动。十天后，女朋友来信说，终于打开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婚后不久，岳父退还给我那封信，他说：“就是这信改

变了我对你的看法，这是你们新婚的引路信。”有种特

别的成就感在我心中涌动、澎湃，我把这封信当作宝贝

一样收着。

女儿的婚事一切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婚期敲定后，

商量婚礼举办的细节。我不在乎那些排场与体面，我认

为最美的婚姻，就是互相喜欢吸引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生活中互相关爱、相濡以沫过上一辈子。于是，我对妻

子说：“办一场书香婚礼，结婚那天不收彩礼、不请客，

节约下来的钱用来买书，让家里充满书香气。”

妻没意见。结婚前几天，我和妻子、女儿到书店转

了一天，选来选去，下午提着三大兜子书回家，把买来

的书全部整齐地摆在崭新的书柜上，满屋书香，颇有农

家书店的味道。

这时，父亲隔着五十二年的光阴回想自己当年的婚

礼，深情地对我说：“因为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我与你母

亲结婚时家里没办一件像样的家具。”后来，父母这种

朴素的婚礼成为一种家风，被儿女认可，我们三兄妹的

婚礼也都简朴。

女儿结婚当天，我将书与书架全部送给她，作为我

为他们送上的新婚祝福。闲暇时，女儿和女婿各捧起一

本书，将身心融入书的怀抱，看完了，还互相交流读后感，

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丝丝甜蜜，将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一些同龄的小夫妻结婚后常有吵架，但我女儿家从来听

不到大吵大闹声。有人向我取经，我笑着回答说：“有点

闲工夫就要女儿用来看书，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

的小事，互相忍让一下就化解了。”

打理心情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婚姻还是生活，只

要吸取文化的滋养，学会反思与改进，就会得到幸福

和升华。


